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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社会转型中的非阿拉伯因素  

 
论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 

 

郑 东 超 

 

摘    要：以埃尔多安为总理的土耳其政府，改变了土耳其以往单维度、不平衡

的外交政策，开始向多维度、多样化的方向逐渐发展，积极扩展在中东、中亚、

高加索、巴尔干、非洲等地区的影响力，以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其外交政策显示

出更大的独立性。尽管埃尔多安政府在外交上主要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作为外

交基轴，但并未一味地为迎合美国而在国际事务中处处跟随其后，而是着力扩大

国家影响力在国际舞台上寻求独立声音。中东剧变后，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

表现出延续性和灵活性。需要指出的是，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并不意味

着以西方国家为基轴的外交战略发生根本性扭转，外交政策的东移不过是亲西方

政策的补充，旨在更好地完善土耳其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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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上台执政以来，

以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为总理的土耳其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做了

很大的调整：积极改善同中东国家、俄罗斯的关系，推行与邻国以“零问题”

（Zero Problem）为原则的外交政策，同时在伊拉克战争开辟“北方战线”问

题上与美国交恶，长期以来积极申请加入欧盟未果而对欧盟产生不满。在中

东剧变的大背景下，土耳其谋求在乱局中进一步扩大地区影响力，灵活调整

外交政策，在地区事务中争取发挥更大作用，以提升国际地位。本文以土耳

其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为切入点，探讨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同时

分析中东剧变给土耳其外交带来的冲击，以洞察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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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 
 

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现任外长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外交思想的实践。达武特奥卢曾为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顾问，

2009 年 5 月被任命为土耳其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对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有自

己的独到见解，提出 “战略深度”（Strategy Depth）的外交思维。“战略深度”

外交思维是以土耳其历史深度和地缘战略深度基础而提出，土耳其曾经有过

辉煌的奥斯曼帝国历史，同时位于中东、巴尔干、中亚、高加索、里海等地

区的交汇处，因此土耳其不应该把自己定位为安于一隅的国家，不仅要在所

在地区以及邻近地区扩大影响力，而且应该追求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在

国际舞台上作为积极的参与者，参与制定而不是一味顺从国际规则。同时，

不应将自己定位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因为这是太过被动的外交姿态，显出

土耳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辅助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土的国际影响力。

土耳其要努力成为世界政治中承载地缘和历史责任的“积极贡献者”和“中

心国家”，与美国、北约和欧盟的关系保持和谐的同时，不能影响发展与俄罗

斯、中国或中东国家的关系。
①
 

    在国家层面上，土耳其以往的外交政策过于强调与西欧、美国的关系，

而忽视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②
因此，应该重新审视以往被忽视的与伊斯兰世

界国家的关系，在没有放弃与西方国家友好的前提下，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应

该更加平衡和多样化，以防止与美国、欧洲关系的不确定性。
③
在地区层面上，

以积极的行动主义（Activism）为指导，土耳其在应对中东、巴尔干和南高加

索地区的国际态势发展方向时应具有强烈的外交前瞻性，在所有这些地区中

应该承担起塑造良好秩序的角色，而不应只是被动应对危机的国家，需要在

危机发生前进行有效的干预。
④
在全球层面上，战略深度主义进一步延展了土

耳其共和国在建国初期所制定的“国内和平，国外和平”的外交总体战略，

不仅要维护本国的秩序、稳定和安全，还要为国际社会的稳定、安全做出自

                                                        
① Ahmed Davutoğlu, “Turkey in 2008”, June 11th, 2008, 
http://www.henryjacksonsociety.org/stories.asp?id=722  
② Arda Baykal, “Where Are Turkey’s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aking it?”,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Defence Section, SN/IA/5348 Feb.5 2010, p.7. 
③ Ian O. Lesser, “Beyond Suspicion: Rethinking US-Turkish Relations”,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Southeast Europe Project, Oct. 2007, p.42. 
④ Lale Sariibrahimoglu, “Davutoğlu Promoting Strategic Depth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ume. 6, Issue. 89, May 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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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贡献。
①
在实践这些外交政策时，主张以软实力作为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

利用与所在地区国家在文明、历史上的渊源和联系，发展经济，推动政治融

合。制定所在地区未来的战略构想，以共同的安全框架，政治上的对话，经

济上相互依赖，辅以文明、宗教共性为基础，扩大其在所在地区的影响力。 

土耳其的“战略深度主义”有着丰富的内涵。它主张土耳其实行“睦邻”

的外交政策，以与邻国的“零问题”原则代替“零和”的外交思维。睦邻外

交是土耳其的外交传统，在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就彻底放弃了大奥斯曼主义、

泛伊斯兰主义，实行尊重邻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睦邻友好政策。
②
达武特奥卢

认为，妥善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是实现土耳其全球战略宏图的前提条件之一，

土耳其在与邻国的冲突中大量消耗国力，因此欲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承担

主要角色，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③
与邻国“零问题”的政策是

土耳其通过建立多维度的友好关系重新定位地区和全球角色，以“对话和合

作”代替“强制和冲突”，保证土耳其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和独立性。对于土

的邻国外交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析，一是此举可以提高土耳其与邻国的政

治、经济合作；二是向所有邻国体现土耳其的重要性。
④
 

“战略深度主义”还认为，土耳其应实行多维度外交，逐步改变以往单

一的外交，实现外交平衡。达武特奥卢认为，土耳其拥有多重地区认同，因

此有实力也有责任实行一体化和多层次的外交政策，历史和地缘位置的独特

结合带给土耳其一种责任感，为解决地区冲突和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作出贡

献，这是源自土耳其多层历史深度的责任召唤。
⑤
冷战期间，土耳其基本上实

行的是“一边倒”的亲西方战略，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这种单调的外交战略

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利益，但是在全球化、多极化的当代国际格局下，亲西方

战略略显单薄，并且在有些情况下不符合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因此，土耳其

除了继续发展与西方国家和邻国的关系的同时，还应该积极地发展与本地区

外的非西方国家关系，以实现外交发展的多样性，以一种更为宏观的地缘战

                                                        
① Carol Migdalovitz, “Turkey: Selected Foreign Policy Issues and U.S. View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Aug.29, 2008, pp.2-3. 
② 肖宪：《沉疴猛药——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 108
页。 
③ Loannis N. Grigoriadis, “The Davutoğlu Doctrine and Turkish Foreign Policy”, Hellenic 
Foundation for European and Foreign Policy, Working Paper Nr 8/2010, p.5. 
④ Stefanos Evrpidou, “Davutoğlu’s “Zero Problem” Policy”, Sep.9 2009, 
http://www.cyprus-mail.com/cyprus/davutoglu-s-zero 
⑤ Loannis N. Grigoriadis, “The Davutoğlu Doctrine and Turkish Foreign Policy”, Hellenic 
Foundation for European and Foreign Policy, Working Paper Nr 8/2010,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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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视角，重视以往所忽视的亚洲、非洲地区。
①
 

有西方学者给“战略深度主义”冠以“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nism）②

的标签，“新奥斯曼主义”起初是用来定性上世纪 80 年代末土耳其总统厄扎尔

（Turghut Ozal）治下的土耳其外交政策。用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奥斯曼主义定性

“战略深度主义”不免有些夸大其词，因为无论在与当年的奥斯曼帝国实力对比

上，还是从战略深度的外交思想中，这些还不足以说明土耳其奥斯曼主义的复兴。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土耳其的国家意识形态——凯末尔主义并没有被丢弃，凯

末尔主义对土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 

 

二、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向东看” 
 

    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战略深度主义”的指导下，在外交上表现出了与

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一些外交事务中，与西方盟友的外交政策不合拍，甚至

有很大抵触，土耳其出现了脱离西方的外交迹象，这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西

方社会的关注。 

    埃尔多安政府在外交上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打破了以往

的外交传统。为了实现与邻国“零问题”的外交目标，土耳其频频向以往敌

对邻国示好。2004 年，土耳其和叙利亚完成了两国历史上的首次高层互访，

2007 年，土叙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土耳其与伊朗关系有了新的进展，两国

在能源、经济方面合作紧密。并且在地区事务上，尤其是在伊朗核问题上，

土耳其的政策不惜与美国政策相左，2009 年，土耳其反对美国提交联合国的

有关制裁伊朗的决议，并且联合巴西与伊朗签署了向伊朗交换核燃料的“三

方协议”。同时，土耳其与伊朗签订了“安全合作协议”，以共同打击库尔德

工人党。另外，土耳其积极改善与亚美尼亚的关系，并收到了良好效应。2009

年 4 月，土耳其和亚美尼亚公布了两国关系正常化“路线图”，期待能够冰释

前嫌，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土耳其在与美国的敌国关系升温的同时，却与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以色列剑

拔弩张，以色列是埃尔多安上台以来为数不多的与土关系恶化的国家。土耳

其和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两根支柱”，两国作为中东地区的“另类”，

                                                        
① Ian O. Lesser, “Beyond Suspicion: Rethinking US-Turkish Relations”,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Southeast Europe Project, Oct. 2007, p.42. 
② 奥斯曼主义是 19世纪兴起的奥斯曼帝国的自由政治运动，旨在塑造以种族、语言和宗教
认同为基础的奥斯曼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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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两国关系曾一度发展顺利。1996 年，两国签订了军

事协议，在中东地区形成了准军事同盟关系。
①
埃尔多安政府上台以来，土以

关系急转直下，土耳其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十分不满，尤其是以色列对

加沙地带进行非人道的封锁。2008 年 12 月，以色列发动针对加沙地带的代号

为“铸铅行动”的军事打击，土以关系骤然恶化。埃尔多安在 2009 年的瑞士

“达沃斯论坛”上不满以色列总统佩雷斯针对中东和平进程的言论而愤然离

席。2010 年 5 月以色列袭击土耳其籍人道主义救援船致使土以关系跌至断交

边缘。维护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独立和安全一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目标之一，

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外交争端，触及到美国的这一目标，并且使美国处于

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 

冷战期间，土耳其最大的安全忧患是北方的苏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

土耳其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2004 年 12 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土耳其，

成为 32 年来第一位访土的俄总统，提升了两国关系。两国的往来有着切实的

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2008 年，俄罗斯成为土耳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土俄

贸易量是土美贸易量的四倍。
②
同时作为处于欧洲边缘地带的两个邻国，土俄

两国都或多或少地对美国和欧洲存有不满。并且土耳其在能源上依赖俄罗斯，

土耳其 65%的天然气和 40%的原油进口来自于俄罗斯，两国能源合作的前景

甚好。
③
 

土耳其对西方的政策分两个层面，一是困扰土耳其多年的加入欧盟问题；
④
另一个是以大西洋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与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土

耳其一直矢志不渝地追寻着自己的“欧洲梦”，但就目前来看，土耳其的“欧

洲梦”还将会继续做下去。尽管埃尔多安政府一直在努力按照欧盟所规定的

“哥本哈根标准”
⑤
（Copenhagen Criteria）进行国内改革，欧盟对此仍不满意。

                                                        
① 见朱广祥：《试析土以军事联盟》，《现代国际关系》1998年 6期，第 31-34页。 
② Sally McNamara and James Phillips, “Countering Turkey’s Strategic Drif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No. 2442, July 26, 2010, p.5. 
③ Sally McNamara and James Phillips, “Countering Turkey’s Strategic Drif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p.5. 
④ 1959年，土耳其就向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提出联系国申请。1963年，土耳其与欧
共体签署了《安卡拉协议》，成为欧共体联系国。1987年，土耳其提出正式加入申请。1996
年，土与欧盟实现关税同盟。1999年底，欧盟给予土耳其候选国地位。2005年 10月 3日欧
盟开始同土耳其就正式“入盟”问题谈判。土耳其加入欧盟至今仍悬而未决。 
⑤ 哥本哈根标准是一系列用来衡量某国家是否有资格加入欧盟的标准，由欧洲理事会于
1993年 6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制定的。政治方面，要求候选国有稳定的民主制度、尊重
人权、法制和保护少数民族；经济方面，要求候选国真正实行市场经济；法律方面，则要求

候选国接受欧盟法系中的公共法、规则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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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认为，欧盟所谓“哥本哈根标准”实质是针对土耳其的“安卡拉标准”，

对土加入欧盟实行“双重标准”。在欧盟内部，除传统敌国希腊和塞浦路斯强

烈反对土耳其入盟外，法国和德国是抵制土耳其加入欧盟比较强烈的国家，

它们仅允许给予土耳其“特殊伙伴关系”。这不仅打击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决

心，并且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土耳其的外交方向。 

美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具有很

大的独立性，而不是如以往般顺从美国，甚至有时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相左。

自 2003 年以来，美土之间龃龉不断。首先是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否决了美国通

过土耳其开辟伊拉克战争的“北方战线”议案；2008 年 8 月土耳其又延缓援

助被俄罗斯入侵的格鲁吉亚，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度不如以前，美土之间的

战略合作关系面临挑战。除了两国产生的直接摩擦外，土耳其与其他国家的

关系也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能同步。尤其是土耳其改善与诸如叙利亚、伊朗

等国的关系，让美国极为反感，这间接地与美国的中东政策相悖。 

埃尔多安政府不断加强与中东穆斯林世界和俄罗斯的关系，而与西方国

家的关系逐渐疏远，土耳其的外交风向是否改西向东？土耳其这种外交行为

是战略改变还是政策转移？需要认清的是，一国外交战略发生重大改变不是

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并且这与一国的综合国力和国家利益有着直接的联系。

亲西方的“凯末尔主义”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土耳其外交思想中，这决定了

土耳其的外交战略方向不会在短期内有大的变化。在国家的对外战略中，战

略目标应与国家的综合实力相匹配，综合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对外

战略目标的制定和实现。土耳其现在的国家实力正处于一种上升期，但又远

未达到与西方国家完全抗衡的程度，这就意味着土耳其在外交舞台上，既想

有一番作为，而采取积极、多样的外交政策，但又不能完全脱离亲西方的外

交轨道。埃尔多安也一直在强调，土耳其加入欧盟是主流，也是土的外交战

略。
①
因此，土耳其将西方国家视为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这一外交基轴在短

时期内不会改变。 

 

三、中东剧变中的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 
 

自 2010 年底起，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现政权纷纷垮台，从而导致

                                                        
① 见《土耳其总统否认外交政策有变：加入欧盟是主流》，载新华网，2010年 6月 1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6/12/c_133471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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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中东地区长

期积压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国内矛盾以及地区国家间的矛盾集中凸现出

来，由此开始了地区新一轮的动荡。中东剧变对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也造成了

很大冲击，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的基本前提之一是周边

地区保持稳定与和平。面对已经不存在的周边稳定形势，埃尔多安政府审时

度势调整外交政策，希望在混乱的中东地区有所作为，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

力，营造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中东剧变对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埃尔多安政府“零问题”外交出现松动，根据不同的邻国调整相

应政策。“零问题”外交是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此政

策的目的在于以主动的姿态化解与邻国之间的宿怨，为土耳其的综合发展创

造一个稳定与和平的周边环境。当始于突尼斯的变革蔓延至土耳其邻国叙利

亚时，土耳其的“零问题”显得极其脆弱。我们可从埃尔多安政府对叙利亚

问题的立场看出端倪，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初，土耳其政府无法确定叙局势的

走向，对叙危机采取一种模糊的外交政策，希望阿萨德政权通过变革来获取

国际社会的信任。但是，随着叙局势的进一步恶化，阿萨德政权与西方国家

之间的对抗不断升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明确要求阿萨德政权下台，土

耳其在“亲民主”的旗帜下开始对阿萨德政权采取强硬政策。不仅参加由西

方国家所组织的“叙利亚之友”多边论坛，并且允许叙反对派在土从事反叙

政府的各种活动，暗中对反对派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帮助叙反对派夺取巴

卜海瓦等口岸。土耳其还与沙特、卡塔尔密切配合，在距叙边境大约 100 公

里的阿达纳设立一处秘密基地，为叙反对派提供军事、通信等重要援助。土

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不仅突破了不干涉中东国家内政的外交传统，采取非强

制性的、软实力的方式推动地区稳定。
①
同时违背了与邻国“零问题”的外交

原则，“零问题”外交逐步向建立协调地区体系的外交目标过渡。中东剧变颠

覆了土耳其的邻国“零问题”的外交政策，使它必须在与邻国政权保持“零

问题”和满足邻国政治反对派的诉求之间进行选择。
②
 

（二）中东剧变破坏了土耳其追求的稳定与和平的周边环境，同时却为

土进一步扩大国家影响力带来了机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东剧变

                                                        
① Sinan Ülgen, “From Inspiration to Aspiration: Turkey in the New Middle East”, Carnegie 
Paper, Dec. 2011,http://carnegie-mec.org/publications/?fa=46141 
② Sinan Ülgen, “Recovery From the Age of Discovery: The Next Years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Policy Outlook,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uly 27, 2011,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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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些区域内国家的实力大损，凸显出土耳其的地区大国地位，埃尔多安政

府显然不会错过扩大国家影响力、提升国际地位的机会。二是“土耳其模式”

成为中东国家所尝试效仿的样板之一。所谓的“土耳其模式”主要是指在伊

斯兰教信仰比较浓厚的国家实现政教分离，建立一个世俗化、民主化以及市

场化的国家，土耳其在“伊斯兰和民主之间产生持久婚姻”，可以启发其他

中东国家探索各自的发展道路。中东剧变正是由于一些政权民主、自由不够，

从而导致根基不稳，政变后的国家势必会摸索国家的民主、自由之路，显然

土耳其的成功模式可以成为这些国家的备选选项。因此，中东剧变后，埃尔

多安政府显得尤为积极，埃尔多安完成了对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三国的“阿

拉伯之春之旅”，积极与新组建的政权加强联系，进行了一系列的“亲民主”

活动和讲话，如在访问埃及时发表演讲，呼吁埃及人民“不要惧怕世俗主义，

世俗国家并不是意味着人民都是无神论者，而是意味着尊重所有的宗教信仰，

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实践自己的宗教信仰。”
①
 

（三）中东剧变为土耳其未偏离“亲西方”外交基轴提供了明证，土耳

其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应对中东剧变上保持了一致的基调，同时将维护

国家利益作为土外交的根本点。在中东剧变发生的过程中，埃尔多安政府并

没有立即在国际上表态，而是静观其变，其实观察的视角无非有二，一是中

东国家剧变的广度和深度到底如何，是否到了从根本上颠覆政权根基的程度；

二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态度和立场，以便于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的立场。

这在埃及和叙利亚局势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埃及民众抗议刚开始时，土耳其

不能确定事态将如何发展，并没有对埃及局势表态。但当意识到美国总统奥

巴马下决心让穆巴拉克下台时，土耳其最终确定了对埃及的态度。
②
在叙利亚

问题上，埃尔多安政府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步调一致，不仅参加了西方国家

组织的“叙利亚之友”，同时作为叙利亚的邻国，土耳其和美国在背后向叙反

对派提供援助上进行合作。在利比亚问题上，土耳其政府又显示出维护国家

利益的一面，在人道主义干涉利比亚问题上土耳其持一种消极甚至是反对的

态度，关键的因素是土耳其在利比亚有 150 亿美元的投资，25000 名土耳其籍

工人在利比亚工作，使得土对利政策显得比较谨慎小心。然而，需要指出的

                                                        
① Alexander Christie-Miller, “Erdogan Pitches Turkey’s Democratic Model on ‘Arab Spring’ 
Tour”, Sep. 16 2011, 
http://www.csmonitor.com/World/Middle-East/2011/0916/Erdogan-pitches-Turkey-s-democratic-
model-on-Arab-Spring-tour/(page)/3 
② Henri J. Barkey, “Turkey and the Arab Spring”, Apr. 26, 2011, 
http://carnegie-mec.org/publications/?fa=4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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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土耳其与美国在一些国际事务中的矛盾仍旧存在，对中东剧变意见的一

致并不能打消两国之间存在的分歧，如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土耳其支持巴勒

斯坦独立国家的地位，美国则反对。 

中东剧变对土耳其外交来说，带来了一些机遇。尽管中东剧变破坏了土

耳其所要维护的地区稳定与和平，但在中东各种力量分化组合的过程中，有

利于提升土耳其国际地位和扩展地区影响力。在地区大国中，以色列虽有美

国的背后支持，但在中东地区的孤立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在武力上对其他

中东国家进行征服，却得不到这些国家的真心支持。埃及作为地区大国曾经

在地区等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剧变后的埃及国内问题尚待解决，

一时难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以往的作用。一般看来，伊朗在这场剧变中获益

颇多。长远来看，伊朗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内部存在很多问题，甚至盟友政权

的维持都成为问题，尤其是叙利亚。一旦巴沙尔政权垮台，在美国和以色列

高压制裁下，很难保证中东剧变不会蔓延至伊朗。因此，就目前来，土耳其

的地区大国地位比较稳固，有利于外交的进一步施展。 

但中东剧变对土耳其来说，不仅是机遇，同时也是挑战。土耳其外交上

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暂时失去稳定和平的国际周边环境，

这是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前提和保证。叙利亚危机已经给

土耳其“零问题”外交造成巨大的打击，周边地区环境的恶化压缩土外交政

策的操作空间，这需要土政府不断调整本国外交政策。土外长达武特奥卢访

问英国时发表演讲指出在变化的世界之中土耳其的外交政策需要变革。
①
二是

如何调节西方国家对中东国家的高压政策和土维持稳定周边环境之间的平

衡。在伊拉克战争中土耳其和美国已经出现了这种失衡的局面，这是土耳其

未来需要面对的挑战，一旦美国认为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道路已经走到尽

头，希望利用中东剧变的势头武力攻打伊朗，埃尔多安政府又将如何应对，

无疑是对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一种挑战。 

 

四、影响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 
 

埃尔多安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调整是土政府在应对新的国际安全形势，

                                                        
① “Foreign Minister Davutoglu Delivered a Lecture o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t Ditchley 
Foundation in the UK”, 
http://www.mfa.gov.tr/foreign-minister-davutoglu-delivered-a-lecture-on-turkish-foreign-policy-at
-ditchley-foundation-in-the-UK.en.mfa 



 

80 

结合正义与发展党自身的外交思想而作出的理性应对，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

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束缚。 

（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推动埃尔多安政府调整土外交政策，土耳其

重新定位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战略环境的不断变化给土耳其调整与西方的

关系制造了很多难题，长期以来土耳其外交政策把西方置于优先位置。冷战

结束，中东和巴尔干地区出现不稳定的局面，黑海和中亚地区出现新的机会

和挑战，土耳其重新审视亲西方政策。从冷战后大的国际安全环境来看，土

耳其冷战期间最大的安全威胁苏联解体了，安全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没有

来自北方的安全之忧，这为土耳其改变冷战时期的安全政策提供了基本条件，

俄罗斯由于国力的衰微，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西化，加之俄与土耳其在能

源、经贸上的往来，两国关系逐渐升温，不会给土耳其带来冷战式的威胁。

同时，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土耳其南部的安全局势恶化，尤其是伊拉克北部

的库尔德人独立主义倾向严重，直接威胁到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民族情绪，这

样土耳其的安全威胁由北部转移到南部。因此，与中东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对于解决库尔德问题有一定的裨益。同时，冷战结束后，在中亚和高加索地

区建立了与土耳其在文化和种族上具有渊源关系的国家，这为土耳其提供了

积极施展外交影响的广阔空间，土耳其有意在中亚五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9·11”事件后，美国的安全战略转移到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反对恐怖主

义上来，无暇顾及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而优先考虑美国的安全问题。
①
土

耳其拒绝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开辟“北方战线”让两国关系出现阴影，无论

是冷战时期的盟友关系，还是冷战后的战略伙伴关系，都不能定性如今美土

之间关系的实质。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给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带来很大负面

作用，土国内出现了美国既是土耳其的盟友又是土耳其潜在威胁的声音。
②
土

耳其为了保证本国的国家安全，采取了一种较为务实、理智的外交政策。 

（二）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土耳其对自己认同定位困境的产物。

自凯末尔改革以来，世俗化、现代化一直是土耳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土耳其

毕竟是受伊斯兰教影响深远的国家，尽管凯末尔改革从制度层面上实现土耳

其的世俗化，但在广大的土耳其民众中，伊斯兰教的影响仍然很大。因此，

土耳其发展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从宗教渊源上能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

                                                        
① Ziya Onis and Suhnaz Yilmaz, “Turkey-EU-US Triangle in Perspective Transformation or 
Continuity”,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59, No.1, Apr. 2005, p.277. 
② Tarik Oguzlu,“Middle Easternization of Turkey’s Foreign Policy: Does Turkey Dissociate from 
the West? ”, Turkish Studies, Vol.9, Issue. 1, Mar. 2008,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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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土耳其在西方看来是一个拥有众多穆斯林但又实行民主制度、自由市

场经济和世俗主义的国家。土耳其在评估外交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关系时认识

到，北约和欧盟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土耳其成为西方国际共同体的一部分，

亲西方并不一定总是符合土耳其的利益。
①
土耳其精英意识到这样的一个事

实，土耳其偏向东部认同，会获取更多的利益。 

（三）欧盟一直将土耳其拒之门外是影响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不可忽

视的重要因素。欧盟一直以未达到“哥本哈根标准”为由，拒绝土耳其入盟。

土耳其也意识到，欧盟 2004 年的新一轮扩大遇到很大的困难，法国、荷兰

拒绝欧洲宪法而引起制度危机，在欧盟未解决内部问题前，土耳其加入欧盟

仍非常遥远。
②
当下欧债危机还未化解，欧盟内部出现问题，这都不利于土

耳其入盟。2010 年 6 月，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英国伦敦发表演讲提到，土耳

其外交政策转向，部分原因应归咎于欧盟把土耳其“拒之门外”。“一些欧洲

人”不想给予土耳其“寻求的那种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有机联系”，致使土耳

其与西方国家疏远。
③
当今土耳其面临的不是伊斯兰主义，而是不断高涨的

民族主义思潮，大多数土耳其人仍以西方作为自己的依靠。但欧洲对土耳其

实行“双重标准”，美国忽视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利益，土耳其对欧洲逐渐失

去了耐心。
④
 

（四）土耳其两大国内政治问题影响着外交政策。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

续，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问题、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的裂痕严重影响

着土耳其对外政策的实现。土耳其面临的最大困扰是库尔德问题，这不仅表

现在国内库尔德民族分离运动上，且在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也

对土耳其的主权和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北部

的库尔德地区由于萨达姆政权的消亡，出现了权力真空，加之美国欲拉拢伊

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以稳定伊拉克国内形势，土耳其对此更加忌惮。因此，

为防止上述国家库尔德人之间的联合而使其实力强大，同时为打击库尔德人

在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庇护所，土耳其不得不加强与这些中东国家的关

系。另外，自 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起，凯末尔进行世俗化的改革，世俗

                                                        
① Tarik Oguzlu,“Middle Easternization of Turkey’s Foreign Policy: Does Turkey Dissociate from 
the West? ”, p.5. 
② Tarik Oguzlu,“Middle Easternization of Turkey’s Foreign Policy: Does Turkey Dissociate from 
the West? ”, p.4. 
③ 见《美国国防部长称欧盟疏远土耳其致其与以关系恶化》，载新华网，2010年 6月 10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6/10/c_12203434.htm 
④ Philip Gordon and Omer Taspina, “Turkey on the Brink”,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Issue. 
3, Summer 2006,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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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在土耳其国内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土耳其外交政策向

东还是向西，势必受到这两种思想碰撞的影响。加之正发党本身是伊斯兰政

党，土耳其外交政策就产生了向与土耳其地缘位置更接近、宗教信仰相同的

伊斯兰国家转移的可能。 

总之，随着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变化，土耳其对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有了

新的认识，开始重新定义与西方和东方国家的关系。 

 

五、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发展趋势 
 

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举动，在国际舞台上引起不小的震

动，西方认为土耳其的外交方向从此发生转移，西方将失去土耳其，土耳其

将加强与东方国家的联系。其实，这些都是对土外交政策的一种误读，土耳

其未来仍将西方作为外交政策发展的主流方向。 

2007 年土耳其正发党获得连任，新政府宣布土耳其在国内将继续以加入

欧盟为指导目标的民主化改革，采取自由措施解决库尔德问题。
①
尽管土耳其

长时期内申请加入欧盟没有结果，并且国内还出现了放弃入盟、还原土耳其

伊斯兰教本质的声音。但这不仅有违凯末尔主义的外交传统，且不利于土国

家利益的实现。土耳其会继续寻求欧盟完全成员国身份，以保证完成始于凯

末尔时期的现代化运动。2010 年 9 月，土耳其修宪公投获得通过，新宪法削

弱了军方权力，加强了司法的独立权，通过这次修宪，土耳其将更符合欧盟

的政治体制标准，有助于加入欧盟。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土耳其与中东国

家甚至俄罗斯外交升温，并不意味着土耳其疏远西方甚至与西方断绝关系，

而只是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开始突出中东、俄罗斯在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位

置。  

当然，土耳其国内的反美主义（Anti-Americanism）非常盛行，并且在伊

拉克战争后达到了高潮，土耳其几乎成为世界各国民众调查中最反美的国家。

另外欧洲怀疑论(Euroskepticism) 在土耳其也有一定的市场。但必须看到的

是，无论是反美主义还是欧洲怀疑论，都不是土耳其新出现的现象。冷战时

期，美国在 1962 年处理与苏联的古巴导弹危机时，曾经以撤走在土耳其的“丘

比特”导弹为交易砝码，此举引起土国内一致对美反感。另外，上世纪 70 年

代塞浦路斯危机期间的“约翰逊信件”事件，美国公开站在希腊一边，引起

                                                        
① Tarik Oguzlu,“Middle Easternization of Turkey’s Foreign Policy: Does Turkey Dissociate from 
the West? ”,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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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一波的反美浪潮。至于“欧洲怀疑论”，自凯末尔亲西方外交开始之时，

这种声音就一直没有停息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土耳其具有反美主义和“欧

洲怀疑论”思想的一般都属中下层阶级，土耳其的大部分主流阶层对凯末尔

的亲西方外交思想矢志不渝，这也导致反美主义和“欧洲怀疑论”无法在土

外交实践中形成很大的影响；土耳其和西方无论是多么牢固的盟友关系，都

不可能在一切外交事务中达成一致，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 2009 年 4 月在土耳

其大国民议会的演讲中所提到的那样，美国和土耳其不可能在任何问题上达

成共识，任何两个国家也都不能，但两国在过去的 60 年经受住了诸多考验而

并肩作战，基于两国盟友的牢固基础和友谊的永恒，美土两国关系将更加紧

密，世界将更加稳定。
①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自埃尔多安政府上台以来确实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并非实质性和根本性的变化，土耳其加强与穆斯林世

界、俄罗斯的关系仅仅是对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一种补充，而不是替代。这是

打破土耳其外交几十年来的不平衡，是对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一种完善，是土

耳其在新的安全形势下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而进行的举措，这也在一程

度上体现了土耳其外交政策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这种转变可能使得西方国家

难以适应，而把土耳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摩擦扩大化。应该看到的是，

土耳其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是土外交政策两大基石。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

是在后冷战时代，这种关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为这关系到土外交

政策目标的实现：地区强国、国家安全和独立，保护世俗主义，建设现代化、

民主和繁荣的社会。土耳其本身实力有限，还无法脱离西方国家来实现自己

的国家利益。尽管加大了对邻国的介入行为，但土耳其与邻国“零问题”的

外交策略带有极大的理想主义色彩。土耳其政策制定者积极支持发展与邻国

的政治、经济关系，但不会以此来替代半个多世纪以来与美国、西欧的紧密

联系。
②
另外，正发党本身虽具有伊斯兰色彩，并在国际舞台上的某些场合表

现出不与西方为舞的外交姿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张声势，为了获取

国内民众的支持。更为现实的是，土耳其具有“军人干政”的传统，而土耳

其军方又是世俗主义的坚定捍卫者。1996 年伊斯兰政党繁荣党的教训，正发

党不可能视而不见。因此，正发党在亲西方的外交道路上还将继续下去，在

                                                        
① Barack H. Obama, “Remarks to the Grand National Assembly of Turkey in Ankara,Turkey”, 
Daily Complic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 4/6/2009, p.2. 
②  Sabri Sayari,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the Challenge of 
Multi-Region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all 2000, No.1, 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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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预见的将来，土耳其亲西方的外交战略不会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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